
第七章 伊 ·斯米尔诺夫和谢 ·姆拉奇科夫斯基一分道扬镳 

  在研究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指控被告的罪名时。我们在审判速记忆录中发现了大量自相矛盾、肆意歪曲和公然捏造的地

方。当案情涉及到主要被告时，如涉及到委 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伊万·尼基古奇·斯米尔诺夫时，许多无稽之谈简直荒唐

到了惊人的程度，使人觉得这些可恶的捏造必曾因其荒谬透顶而不攻自破。但是。如 果留意到这些人的被指控的全部罪名

直到细枝末节都是捏造的，而且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捏造的，那么，如此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了解了。这

些人的 “供诉”都经过了斯大林的亲自审查和修改。  

  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

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 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

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要举例的 话，仅仅指出农业集体化运动就绰绰有余了。 

  莫斯科审判的全部过程，从制造有关阴谋集团的神话到分配审判闹剧中的角色。都带有斯大林的粗暴标记。当事情涉

及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混央、斯米 尔诺夫和托洛茨基时，斯大林的粗暴由于他对这些人的刺骨仇恨而变得更加疯狂。这

时。他忘掉了惯有的谨慎作风。理智和疯狂的界限不复存在，现实和梦幻之间的 鸿沟也被抹掉了。  

  内务部的头头们经常意识到斯大林各项指示中的荒谬之处，但又不敢违拗。其实，斯大林并非时时处处都不采纳谋士

们的意见。党内人士都很清楚。在 军事方面，他对图啥切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十分重视、在工业建设方面，经常采纳皮达科

夫的建议。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看重李维诺夫的意见。但在党内玩阴谋诡计 和搞政治倾轧方面，斯大林却自认为是最了

不起的专家，根本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忍受别人向他提建议。  

  据我所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选定了七名被告人，按他的意见，这七个人都应在法庭上被定为“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领导成员。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对把伊万·尼基吉奇·斯米尔诺夫塞进这一“联合总部”表示异

议、他怀疑这样子是否行得通。  

  “我担心我们无法对斯米尔诺夫起诉，”阿格拉诺夫说。“因为这几年他都蹲在监狱里。”  

  “那就请您别担心，”斯大林恶狠狠地瞪了阿格拉诺夫一眼，说道，“只要不担心，一切就好办。”  

  其实，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考虑一下阿格拉格失的意见。真的，斯米尔诺夫自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被关进监狱后就

再没出来过，一直关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审判开始。他根本不可能参加什么阴谋活动。  

  但是，斯米尔诺夫以前曾是第一个要求执行列宁“遗嘱”，把斯大林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人。当时，斯

大林十分清楚斯米尔诺夫在党员中 的威望，也知道老布尔什维克都很听斯米尔诺夫的话。现在。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阵

地，就再也不能放开盼了多年的梦想——向斯米尔诺夫复仇，让他尝够受审讯和 上法庭的苦头，然后再把他扔进死牢。  

  斯大林的固执和他那无论如何也要整治斯米尔诺夫的欲望，使维辛斯基在法庭上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因为斯米尔诺

夫绝对没有参与阴谋的“现场证据”。为了使斯大林的这一捏造能具有哪怕极小的一点可信性，维辛斯基在起诉发言中声



称：  

  “斯米尔诺夫可以推托说。我什么也没干过．我一直在监牢里。可惜，他这一托辞太天真！的确，从一九三三年一月

一日起，斯米尔诺夫就进了监狱。 可是我们知道，他在监牢里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密码，那是

斯米尔诺夫在狱中用来同外面的朋友联系的密码。”  

  然而，维辛斯基却无法向法庭出示这些密码。所谓斯米尔诺夫从狱中向外寄的信。一封也拿不出来。与他有秘密通信

联系的人，一个也没传唤到庭。维 辛斯基甚至说不出，是监狱中哪一个看守帮助斯米尔诺夫把密信送到外面的。并且，也

没有任何一个被告承认自己收到达斯米尔诺夫的信件。  

  在国外。也未必有人相信这些身在斯大林牢房中的政治犯能够与监外的同志写信。苏联公民都知道这完全不可能。他

们还知道，政治犯的家属甚至在亲人被关起来许多年之后也无法打听到亲人究竟被关在哪个监狱，也不知亲人是死是活。  

  再说。与世隔绝的斯米尔诺夫，又能给监外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或季诺维也夫出一些什么样的主意呢？难道他会告诉他

们，“不要朝斯大林的肚皮开枪， 要打他的脑袋？”然而无人不知道，真正的阴谋分子是决不自以通信方式来与身陷囹圄

受到内务部卫队严密监视的人讨论恐怖行动计划的。  

  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肆无忌惮地命令亚果达把斯米尔诺夫“加工”，一番，说他是阴谋集团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从

而把他送上审判台。  

  就连希特勒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他也曾策划过一出审判闹剧来诬陷季米特洛夫纵火烧毁国会大厦，但当他发现提出

的指控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之后，也 就马上想到了应该停止上演这幕丑剧。可斯大林极其刚愎自用。他的任何一个怪念头都

会自然地产生法律效力，并且他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他知道，法庭一定会判 处斯米尔诺夫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老近卫军”中，在革命功绩方面能与斯米尔诺夫相提并论者并不多。他出身工人家庭，十七岁就积极地投身于革

命；是布尔什维克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十月革命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建立了一批又一批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革命后，又

成为红军的杰出领导人。  

  一九O 五年，斯米尔诺夫曾积极投入莫斯科武装起义。他在沙皇的监狱里和流放地度过了许多年，并两次在北极圈里

服满刑期。  

  内战时，他领导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并为红军第五军战胜高尔察克提供了保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

日。他致电列宁，提到了内战中这一决定性的胜利。  

  “高尔察克已成流寇，……追歼残敌的战斗进展顺利，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就将攻克巴尔璃尔和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两

地。”  

  战胜高尔察克之后，斯米尔诺夫被任命为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他担任邮电人民委

员。列宁去世后，斯米尔诺夫加入了 反斯大林的对立派，因此被开除出党。尽管在一九二九年他又被恢复了党籍；但很快

就被捕了，并被流放。而从一九三三年新年第一天起，如我们所知，斯大林就下 令把斯米尔诺夫关进了监狱。  

  把斯米尔诺夫送上审判台的准备工作，是交给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负责的。此人同时还负责审讯另一个被告——切尔盖

·姆拉奇科夫斯基。后者早在国 内战争中就成斯米尔诺夫的朋友。前面已提过，斯卢茨基是内务部外事局局长。他最典型

的特点是懒散，喜欢装腔作势，而在上司面前却毕躬毕敬。斯卢茨基虽然性 格软弱，胆小怕声，两面三刀，却不失为一个



将就过得去的心理学家，很有点所谓的“相面”的本事。他的想象力特别丰富，很会装模作样，能把他认为在当时情况 下

对他有利的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他的双眼很会做表情，目光显得格外善良、温和，给人一种极其真诚的印象，甚至可以

让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受骗上当。斯卢茨基 知道自己的长处，就经常巧妙地利用它们来“加工”受审人。”  

  在审讯中，内务部工作人员除了采用大量经上方默许的刑讯手段外，还使出了自己的独创“功夫”。有的人干得露

骨、粗暴，好象那些在大路上打劫过 客的强盗。把刀直接架在受害者的脖子上。 有的人则设下各种圈套、 骗局，花言巧

语地夸大“老实交待的好处”。不难设想，阿布拉姆·斯卢茨基就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审讯员。  

  在对付斯米尔诺夫时，他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粗暴的估机员，而是充当政治局与斯米尔诺夫之间的中间

人，并月是一个同情被告的中间人。  

  斯米尔诺夫知道政治局会指控他和其它反对派领导人杀害基洛夫并蓄意谋杀斯大林，所以。他把这一指控叫做“斯大

林的新把戏”。  

  “我倒想知道，”他说，“既然众人都知道我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就在坐牢。你们怎么能证明是我组织人马去暗杀基

洛夫并准备对斯大林采取恐怖行动的？”  

  “我们无需证明这一点。”斯卢茨基恬不如耻地回答道。“政治局希望你能主动供认一切。如果你拒绝供认，就根本

不会把您送上法庭。”  

  斯卢茨基向斯米尔诺夫转告，斯大林的许诺：凡想保住性命的人，必须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一切罪行，凡是拒绝满足政

治局要求的，无需审判，直接由内务部特别委员会判处枪毙。  

  斯卢茨基没对斯米尔诺夫使用其它审讯员惯用的“强硬”手段。他认为，并且是不无根据地认为，“强硬”手段归根

结底是制服不了象斯米尔诺夫这样 的人的。他较常用的是逻辑推理，竭力想说服斯米尔诺夫：要得救除接受政治局的条件

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抵抗，就只能毁了自己。但是。受审人对他这一套规劝 充耳不闻。他板着脸站在斯卢茨基面前，平

心静气地看着对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老一套和费尽心机寻找新花招。  

  确信从斯米尔诺夫口中什么也掏不出来之后，斯卢茨基决定暂时让他安静几天，而将全部精力转过去对付姆拉奇科夫

斯基。他认为、从姆拉奇科夫斯基口中得到的坦白。能帮助他征服斯米尔诺夫。  

  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与斯米尔诺夫一样，年轻时当过工人，一九0 五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一七年，成功地领

导过乌拉尔工人起义；国内战争时，与高尔察党作过战，是斯米尔诺夫的老部下。从那时起，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斯米尔诺夫具有超群出众的智力和知识，后来成了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而姆拉奇科夫斯基却显得才气不色。知识不

高，对党和国家的政治问题理解不透。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开始挑选拥护他的人组阁。以便靠这些人把列宁的战友排挤出去。这时、姆拉奇科夫斯基引起了

斯大林的关注，因为他的革命经历很符合斯大林的需要。  

  的确，他的整个经历都是不平凡的。他甚至就出生在沙皇的监狱里：“当时，他母亲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关在大牢里。

他父亲也是个布尔什维克，出身工 人。他的祖父，南俄工人联盟的奠基者之一，也属于工人阶级。所以说，谢尔盖·姆拉

奇科夫斯基积极投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乃是家庭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可惜的是，斯大林当时没能把梅拉奇科夫斯基拉到自己身边。后者跟着内战时的老朋友，首先是跟着斯米尔诺夫，加

入了反对派的阵营。  

  反对派被瓦解后，斯大林又向他表示好意，用高级军职笼络他，但仍没成功。  

  内战使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他曾多次负伤，留下了脑震荡。上了年纪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难以自制。而且。他身上出现了一个怪癖：自辩为杰出的军事战略家，非常瞧不起那些在内战时期没带过兵打过战的人。  

  斯卢茨基了解这一切，决定利用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这种极端的自高自大的心理。他巧妙地煸动受审人的虚荣心，不失

时机地向他说些精心杜撰出来的奉承话。  

  使斯卢茨基吃惊的是。他没花多大力气就说服了姆拉奇科夫斯基，后者同意在法庭上提供必要的供诉，并帮助斯卢茨

基说服斯米尔诺夫。在同斯卢茨基谈话时。姆拉奇科夫斯基多次表示惋惜，后悔自己在一九三二年那时候没听从斯大林的

劝告。  

  “斯大林对我说。“同他们决裂吧，是什么东西把你这光荣的工人挂在了那帮犹太佬身上？”他还保证，要任命我为

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可是我却拒绝了……”  

  既然斯大林料到用如此粗浅的反犹言语就能使姆拉奇科夫斯基动摇，那么可以断定，斯大林对他的文化知识水平的评

价是不太高的。从另一方面看；姆 拉奇科夫斯基由于一直被流放他乡，远离高级军职，更没机会参加军队的阅兵礼，所

以，他很可能早已想过多次：假如他当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那么一切都会是 另一个样子。  

  斯卢茨基整理好审讯笔录（审讯中姆拉奇科夫斯基既诽谤了自己又污蔑了斯米尔诺夫）后，马上就送给了亚果达。他

肯定这份文件会及时转给斯大林过 目，并肯定斯大林在看到姆拉奇科夫斯基的签名时， 一定会注意到下面另一个人的签

字：“审讯人——二级国家保安委员阿·斯卢茨基”。  

  被关在内务部牢房里并感到命在旦夕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死死地抓住了最后一线希望。求斯大林宽恕并以此保住自己

的脑袋。他完全听命于内务部的摆布，并打算帮助侦讯人员摧毁自己那些原反对派战友们的抵抗。  

  斯卢茨基在确信能得到姆拉奇科夫斯基的帮助之后，就回过头来全力对付斯米尔诺夫。在与斯米尔诺夫对质时。姆首

奇科夫斯基企图说服他向政治局 “缴械”，并在法庭上作必要的供诉。他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

已经同意把供。既然他们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那就是说，没有别的出路 了。”  

  斯米尔诺夫对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言行盛到震惊，他声明自己决不会诽谤自己而效忠于斯大林。姆拉奇科夫斯基只得使

出了最后一招。“我提醒您。伊万·尼基吉奇，我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就是说，我有义务在法庭上指控你！”斯米尔诺夫对

此的回答是；“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胆小鬼！”  

  这句话狠狠地刺伤了姆拉奇科夫斯基。他一贯认为自己是内战的英雄，当然忍受不了对他的如此评价，而且这个评价

是出自于自己的首长之口。他气急败坏地冲着斯米尔诺夫的面孔嚷道：  

  “你以为不弄脏自己的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的勾当吗？”  

  斯米尔诺夫与姆拉奇科夫斯基在斯卢茨基的审讯室里见面的时候还是老朋友，”而当他俩被带回各自的牢房时，却已



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斯卢茨基极力要利用这个机会，马上就炮制了一份对质记录，其内容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其中，对姆拉奇科夫斯基

的话做了这样的改动：他姆拉奇科 夫斯基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斯米尔诺夫提议联合季诺维也夫分

子成立一个旨在策划恐怖活动的组织。在这个前提下。又用了姆拉奇科夫斯基 的那句话：斯米尔诺夫不可能从“这肮脏的

勾当”中跳出来，因为他怕弄脏了衬衫。说实话，仅为这一句含义丰富的话，斯卢茨基就会迫不及待地弄出一份对质记 

录。  

  亚果达对记录十分满意。他知道，斯大林在读到姆拉奇科夫斯基与斯米尔诺夫的争吵之后，也会赞赏不绝，亚果达决

定使这句话再多一点“份量”。在 打印记录时，他吩咐给这句惹祸的话添上“血腥的”这个字眼。现在，这句话就成

了。“你自以为是圣人吗？你以为不弄脏自己的白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而又血腥的 勾当吗？”  

  与姆拉奇科夫斯基的对质，使斯米尔诺夫感到十分苦恼，他首先憎恶的是斯卢茨基：他竟如此狠毒地唆使姆拉奇科夫

斯基来反对自己过去的首长和老朋 友。斯米尔诺夫还记得，审讯之初，斯卢茨基曾扮出一副同情他斯米尔诺夫的模样，并

说根本不打算严格执行上司的命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斯米尔诺夫干脆拒绝 回答斯卢茨基提出的任何问题。亚果达得知

此事后，便命令“把斯米尔诺夫从斯卢茨基手中拿过来对，交给乌克·加伊去继续“加工”。对于斯卢茨基来讲，征服斯 

米尔诺夫已近在咫尺，可现在，这个希望连同本来应归他所有的荣誉桂冠，都从他手中溜掉了。  

  同时，套在斯米尔诺夫脖子上的圈套也越拉越紧了。最先那些指控他的供诉。都是早已同意协助内务部制造假供诉的

奥利别尔格交待的。侦讯领导人还 打算从戈利茨曼和某个叫加文的（由于某些不清楚的原因，此人始终没出现在被告席）

手中取得证据。现在，姆拉奇科夫斯基的供诉填补了这重要的一环。如果说奥 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加文这类人的“证

据”只能使斯米尔诺夫极端厌恶的情，那么，姆拉奇科夫斯基的供诉，却是对他感情上的第一次重击。因此，这一供诉就 

成了内务部手中一张威力巨大的皇牌。  

  此后，其它打击又接踵而来。过了不久，斯米尔诺夫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同意接受斯大林的条件，并且，他

们在诬陷自己之后，还作出了不利 于他的供诉。这些大人物的供诉。虽然是谎言，但重量不小，是进一步威逼斯米尔诺夫

的强有力的根据。他的处境日益艰难。他借以防身的皇牌武器，是真理和决不 向无奇不有的谎言以及厚颜无耻的造谣者妥

协。但斯大林的阵营却要强大得多。他掌握着由奴颜婢膝的官僚分子组成的侦讯和审判机构，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它已 

作好准备将谣言传遍世界各地。看来，斯米尔诺夫只得承认，在这敌众我寡的斗争中，继续顽抗是没有意义的。  

  落到加伊手中之后，斯米尔诺夫又经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一打击远比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背叛更为有力。加伊向斯

米尔诺夫出示了他前妻莎福诺娃的 申明，其中说道，一九三二年底，他，斯米尔诺夫，从托洛茨基手中得到了“开展恐怖

活动的密令”。后来才搞清楚。莎福诺娃之所以写这份申明，乃是由于受到内 务部的强迫。并相信了他们的许诺：只有这

样，她才既能保住自己的命。又能救出斯米尔诺夫。  

  为了彻底治服斯米尔诺夫，加伊安排他与莎福诺娃当面对质。刚才已经指出，莎福诺娃预先被告知，只要在诬陷斯米

尔诺夫的供诉上签了字，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但当她接受了这个条件后，她的保命赎金又“涨价”了，现在要想保全自

己，她还必须帮助内务部“说服”斯米尔诺夫。  

  莎福诺娃与斯米尔诺夫在加伊审讯室里的会面。简直是戏剧性的。莎福诺娃呼陶大哭。恳求斯米尔诺夫救他们两人的

命，听从政治局的要求。她当着加 伊在场，毫不掩饰地对斯米尔诺夫说，没有人会把他的供诉当真，所有的人都知道组织

审判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劝他“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协，”并 与他们一起参加审判。莎福诺娃解释

道：“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看着您，他们就不敢把您枪毙了。”  



  最后，斯米尔诺夫终于服从了加伊的要求，但也有叫个条件。他只同意承认对他的指控。任何其它被告如果提出此种

条件，都不会交付法庭审判。但斯 大林一心想把斯米尔诺夫推上法庭的被告席，甚至答应了他提出的“部份认罪”的条

件。斯大林只要求他能作出反对托洛茨基的供诉，因为这对于斯大林来讲是一种 更为狠毒的复仇形式：众所周知，斯米尔

诺夫是托洛茨基的最忠诚最真挚的朋友之一。  

  斯米尔诺夫还提出了一个必须满足的要求，作为自己出庭的条件：不得对莎福诺娃起诉。这个条件被接受了，因此莎

福诺娃没在被告席上露面，她只是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庭，因而也就免受了死刑判决。  

  我不止一次地自问：迫使斯米尔诺夫同意出庭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是效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吗？是陪伴他

多年的忠实妻子莎福诺娃的劝告 吗？可能，最有说服力的是莎福诺娃的劝告：“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妥协，同他们一

道上法庭吧。当着全世界的面，他们不敢枪毙您。”但我想，无论是这个劝 告，或是其它什么影响，都无法迫使斯米尔诺

夫去参加这出由斯大林导演的审判丑剧。假如他知道，只要付出个人生命就能粉碎斯大林对他和他的好名声的诽谤，那 他

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参加这幕审判丑剧，而选择死亡的道路。可是，这种选择无力改变任何现实。那样一来，他就会被秘密

处死，而其它被告人，包括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照样会对斯大林服服贴贴，并在审判大厅里败坏他的名誉。  

  因此，斯米尔诺夫大概觉得更正确的做法，还是利用他仅有的一次机会。假如斯大林不遵守诺言，并要杀害他，那

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法庭上的出现。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挡那股恶毒诽谤的浊流，不让其它被告人和起诉人

无所顾忌地胡言乱语，所以他决定活着出庭。 


